
這一刻，誰見
到了，都會熱淚盈
眶，在心裏飄起一
縷 溫 情 脈 脈 的 牽
掛，甚至還會升起
一股美好、神聖並
且可以感動自己的
豪情。

你們─神舟十四號的航天員毅然地
轉過身去，登上太空艙。

這一轉，就是地下天上。
浩瀚的太空，從第一次到今天再次出

艙，已經數回迎來了中國人的身影。此
刻，深邃的宇宙裏，每一顆星星都在深情
凝視；廣闊的大地之上，億萬雙眼睛正舉
頭仰望。

俯瞰人類賴以生存了一萬多年的家園
是什麼樣子呢？地球靜謐而美麗得極易使
人產生錯覺，甚至難以分辨眼前到底是陸
地上的燈光亮起，還是滿天的璀璨繁星。
只見太陽從眼前升起，光芒萬丈。

那年，第一次進入太空的中國航天員
楊利偉，返回陸地不久就來到香港。從此
燃起香港年輕人對航天科技的極大熱情，
吸引我們把目光投向廣袤無垠的太空。

其實，古人們從很早就已經開始仰望
太空了。

月亮你會移到何處？是否還有另外一
個人間？辛棄疾大膽的猜測和不斷地提
問，引發出古人無限的遐想。這裏的月亮
落下？那邊的月亮是否剛剛從東方升起？
又是誰 「繫」 住明月在天上高高懸掛？

更有屈原把我們從浪漫引向理性，早
在兩千三百多年前，就發出了上下求索的
天地叩問─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幾千年來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完美結
合，碰撞出歷史與現實的沖天火花。以
「天問一號」 命名的中國首次行星探測器
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升空後，我的人生
目標又多了一個：去文昌看火箭發射！

飛機抵達海口時，哥哥的好友林生從
文昌開車來接機。曾經出差海南幾次，卻
都沒有在文昌停留。不知火箭發射場為何
選址在有兩千一百多年歷史的古城文昌？

全程參與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選址和
規劃的林生，一邊開車一邊如數家珍地講
起航天發射場的前世今生。這位土生土長
的公務員，為我 「掃」 了一次 「航天
盲」 。

原來，從航天的角度來看文昌靠近赤
道，發射場緯度較低，向東發射火箭，可
利用地球自轉附加速度，有助於衛星入
軌。而三面環海的地理位置，火箭發射方
向即使在一千公里範圍內還是海域，墜落

的殘骸也不容易造成意外。
已經見證長征五號、長征七號火箭首

飛及一系列重大航天發射任務，成功將空
間站天和核心艙、嫦娥五號月球探測器、
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送入太空的文昌航天
發射場，今年七月，又將 「問天實驗艙」
發射升空，成功對接 「天和核心艙」 ，讓
正在太空 「出差」 的航天員陳冬、劉洋、
蔡旭哲感覺在軌執行中國任務輕鬆了許
多。

其中火星探測器 「天問一號」 成功着
陸火星，還有香港科學家的貢獻。香港理
工大學教授吳波團隊研發的地形測量及地
貌分析方法，從篩選出的火星三個候選着
陸區裏，最終選取火星烏托邦平原南部區
域作為目標着陸區。

搭載在 「天問一號」 着陸器外層平台
上的 「火星相機」 ，由香港理工大學另一
支隊伍容啟亮教授團隊牽頭研發，完美地
監測到火星車着陸後的初始化狀態及周邊
環境。

當 「天問一號」 在最佳着陸橢圓中心
點附近安全降落時，作為這項龐大工程中
一顆小小的 「螺絲釘」 ，香港科學家不僅
見證了歷史，更參與了歷史。

在 「星辰大海」 的遨遊中，香港，沒
有缺席。香港科學家，也以自身的力量為
國家航天事業增添熠熠星光。

海島的天氣說變就變。清晨，一場盛
大的雨水，撲在樹上，撲在屋檐上，最後
陽台也都鋪滿了水。這場雨來得真不是時
候，今天的火箭還能發射嗎？我問林生。
他信心滿滿地說，發射場的天氣預報少有
失誤，下午的天氣準會好起來。

從文昌市中心出發，跨過清瀾大橋，
沿着一條筆直平坦的大道，來到海南島最
東端的海濱小鎮——龍樓鎮。道路右邊
「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 的標示牌格外顯
眼，接踵而來的航天大道、航天小學、航
天農莊……都是與航天有關的元素。昔日
一個默默無聞的漁業小鎮，華麗轉身為
「離宇宙最近」 的地方。

經過警備森嚴的哨卡，進入航天發射
場。寬闊的路兩邊是大片的椰樹林，上面
掛着纍纍的椰子，卻像從來沒有人摘過一
樣。曾經一望無際的西瓜地和水稻田裏，
「長出」 了一座嶄新的現代化航天城，氣
勢恢弘的建築好像在默默等待出征。

當初遷走的村子叫 「星光」 村，村莊
和小學的痕跡仍掩映在椰林深處，以一種
耐人尋味的方式，講述着腳下這片土地與
航天的不解之緣。從航天發射場選址在
「星光」 之地，蘊含多少巧合？又有多少
必然。

草木葳蕤的一萬六千畝土地上綠樹成
蔭，鳥兒在樹上嘰嘰喳喳地叫個不停。長
征路、問天路、北斗路……路路都有勵志
的味道。

傍晚時分，天空飄起了零星細雨。發
射場的綠茵草地上擺滿了整齊的櫈子，人
們期待一鳴驚人的時刻，目不轉睛地注視
着那片鬱鬱葱葱的椰林後面。

高大挺拔的長征七號改運載火箭直指
蒼穹。乳白色整流罩上，鮮艷的五星紅旗
圖案下方， 「中國航天」 的藍色標識異常
醒目。周邊聳立的四個尖塔狀結構，是像
「保姆」 一樣護衛着火箭發射塔的避雷
塔。穿過發射塔就是波光粼粼的蔚藍大
海。

激動人心的讀秒聲終於從喇叭裏傳
出：十、九、八、七、六……人群跟着齊
聲倒數，我也放開喉嚨，喊出內心的激
動。

倒計時終點：一聲 「點火」 ！時針指
向十八時十二分。兩公里外的發射塔底部
亮出火光，空氣像是被撕裂了，撼天動地
的轟鳴裹挾着從大地傳至心臟的震顫。長
征七號改運載火箭拖曳着耀眼的尾焰拔地
而起，順利將試驗十二號衛星01星、02星
兩顆衛星同時發射升空，恍如一個巨大的
太陽從我的頭頂上方飛過，飛向那幽遠深
邃、浩瀚神秘的宇宙深處。

所有的人都仰起頭來，為空中那道明
亮的火箭飛行軌跡歡呼跳躍。

太空並不遙遠，它舞動起人類想像的
翅膀，騰飛着炎黃子孫永無止境的追問與
探尋。

繽紛華夏
江 揚

 















 

國慶前夕

市井萬象

秋天的雨
雨，是大自然產

物，天工造化，降水於
山川大地，滋潤萬物。

一年四季都會下
雨，雖然同是雨水，但
其溫度、顏色以至情
調，頗有差異。四季的
雨，各有特色。

春天的雨，飄飄灑灑，溫柔清爽，像少
女般嫵媚。戀人撐着雨傘，在微微雨絲中，
徘徊於小巷，卿與吾，貼身暖心，胸臆充滿
詩情畫意。

夏天的雨，似硬朗的青年，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一片烏雲遮天蓋地而至，一陣暴
雨劈哩拍啦盡情傾瀉。片刻，雨過天晴，又
見藍天飛彩虹，讓人舒心愉悅。

而秋天的雨，卻不緊不慢，有點像人到
中年，從容自若。有時見天空陰沉沉的，但
不見雨滴下來。待到真的下雨，那雨珠徐徐
而落，沙沙作響，帶點涼意，似乎在提醒人
們，寒冬就快到了。

在北方，冬天的雨，會化為雪花，輕輕
盈盈，隨風飄盪，把大地蓋上一層純白，不
禁讓人想到老人家滿頭蒼蒼的白髮。

我喜歡秋雨。它不過分纏綿，也不任性
而為，沉穩而不隨意。秋分時節，我望着窗
外的雨。淅淅瀝瀝，打在仍密密麻麻的楓葉
上，然後滑溜溜掉下，落在近日有點乾枯的
草地。暑熱剛過，小草渴望這及時雨，潤濕
如甘露。你看它們好像一下子挺起腰幹，增
添了活力，為抵禦不久後嚴寒的侵襲、蟄伏
等待明春萌發積聚能量。

而期盼這秋雨的，又何止是草地？白露
過後，秋意漸濃。那天我們與美國洛杉機的
朋友通話，她大吐苦水，埋怨天公不造美，
氣溫高居不下，停留在攝氏四十度左右，外
面熱得臉上冒油，只能躲在家裏，整天開着
冷氣，身心好像有點發僵。她說，幸而這幾
天下了一場大雨，降降溫，整個人都感到舒
爽。

秋天乾燥，容易引發山火。每年這個時
候，加拿大有不少森林被大火吞噬，幾百甚
至幾千公頃林木化為灰燼。而且焚燒地點不
止一處，有時連綿幾個省份。每每在電視新
聞中看到火災現場景況，烈焰沖天，濃煙蔽
日，幾十公里外都能看到，逃離家園車流更
是看不到盡頭，誰不揪心難過？

直升機在空中灑水，全副裝備的消防員

在火場邊拉管射水。水，成了撲滅火災最重
要的武器。但畢竟人手有限，杯水車薪，哪
能制約住來勢兇猛的沖天大火。火焰像一群
惡魔，所到之處成一片焦土。不單樹木，房
屋、一切公共設施都化為灰燼。災民回來見
到此情此景，其錐心之痛真的難以形容。所
以，當聽到氣象預報災區將降雨，那簡直是
天降福音。秋天的雨啊，有時就這樣牽扯着
萬千民眾的心。

秋天的雨，也許不像春雨般帶有詩意，
但它也有浪漫的色彩。雨水捧在手心，純淨
清澈，但當它落到大地，卻能把田野染成一
片金黃。稻穀熟、麥穗香，這是多少人心中
最美的色彩，最大的願望。秋雨洗滌過的天
空，藍寶石般亮麗，襯托着金色的原野，到
處洋溢着一片歡聲笑語，豐收喜樂，多美的
一幅大自然壯觀畫面。

秋天的雨，給我們帶來清涼，帶來希
望，帶來愉悅。它不嬌羞答答，不魯莽衝
動，更不耀武揚威，只是在不覺處，默默做
好自己。待到人們渴望時，它才露臉，才出
手，才助人一臂之力，這不也給了我們很好
的啟迪。

秋天的雨，誰能不愛？

客居人語
姚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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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依然炎熱，
早晚則已進入秋涼。
與地球各地同寒暑，
今年的夏，炎熱度持
續很久。大家都盼
望，炎夏快快過去，
秋季早些降臨。

疫情波浪般起
伏，雖然慢慢地接受
了這傳染病毒或許會延續幾年
的觀念，工作生活有條不紊地
進行，烈日當頭下，未免心浮
氣躁；在家做事，勞動強度不
大，只是走動，她炒菜煮飯，
我拖地洗碗，已無法不汗流浹
背，衣衫換了一件又一件。尤
其在冷氣機滴水，喚人來修理
的日子裏，整間屋像一個大焗
爐。這還算是維港海邊的居
屋，那些不靠海的、插在密密
麻麻鋼骨水泥森林裏的小單
位，不知要熱得如何難熬啊。
人世間，總是比上不足，比下
有餘的吧。

香港的四季顏色不太明
顯，秋，畢竟是最受歡迎的季
節，相比夏天的炎熱，冬季的
寒冷，春天的潮濕，氣溫一直
在攝氏二十幾度間徘徊。放目
看遠，天高雲淡：走在維多利
亞海濱，海風習習，渾身清爽
舒適。香港不愧是一塊福地，
除了風球造成的風災，沒有地
震，沒有火山爆發，沒有寒冬
造成的雪災，應該感謝大自然
的眷顧。

往昔，大家離港旅遊，都
喜歡在這樣涼爽的季節出行，
可惜特殊時期，只能宅家。有
不少有年幼子女的小家庭，在
無法出行的假期裏，選擇了到
本港的酒店度假。他們在網上
預訂，選擇了環境比較好的、
有娛樂設施或海邊沙灘的酒店
舉家大小度假。一般是選擇周

末或周日，中午時分出
發，拉着一個大皮箱，
先在外面吃一頓午餐，
一直到午後兩三點，酒
店可以入住了，才搬進
去。小子女們宅家久
了，會很悶，換一個新
環境有新鮮感，都很滿
意。這樣的酒店不包午

晚餐，只包早餐，以前約一千
五百元港幣消費，現在兩千元
都算普遍了。

秋季，也跨過開學的九
月。夏季的暑假因為早前疫情
停課，部分時間需要上課，很
多小朋友游泳沒幾次就得準備
開學了。家長花費千餘元購買
了新學期的教科書後，孩子們
又背着沉甸甸、超負荷的書包
上學了。

「人生幾度秋涼（一作新
涼）」 句出諸宋代大詞人蘇軾
的《西江月．世事一場大
夢》，前句是 「世事一場大
夢」 ，全文是 「世事一場大
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
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
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
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悽然北
望。」 一向豁達樂觀的蘇東
坡，在被貶到黃州時，心情未
免有些許落寞和低落，詩詞也
顯得婉約。其實，他寫的也沒
錯。季節輪迴到了秋季，大自
然的萬物就也到了生命期的四
分之三，果實碩紅飽滿，然也
是落葉紛飛凋零、更新的開
始；人生大抵也是這樣，六七
十是最成熟的季節，最智慧的
大腦慢慢衰敗，體能結束，最
後化為焚化爐升騰的一股青
煙。

人生幾度秋涼，是的，來
日苦短，怎能不珍惜當下，抓
緊時間，多做一點事呢？

HK人與事
東 瑞

最近跟好久不見
的朋友見面敘舊。她剛
做母親不久，和許多新
媽媽一樣，一頓飯功夫
就在看她興奮地分享寶
寶的各種照片，不亦樂
乎。看到她幸福滿溢的
樣子，我也很替她高
興。

這個朋友，在她二十五歲
的時候，身邊有個同齡的男
友。各方面條件也都還行，對
她很好。當時的她年輕進取，
有理想有抱負，事業前景一片
光明；而他做着一份可有可無
的工作，安於平淡，依靠 「啃
老」 開着一間寵物曲奇餅店。

雖有不捨，她還是選擇離
開。正當年輕，她帶着飽滿的
野心和好奇心想要周遊世界去
探險。她想，自己眼前的世界
好比只有九十度，另一半帶她
再看多九十度，兩個人在一起
就可以看到一百八十度的世界
和美好。

時光匆匆來到三十五歲，
她身邊有個四十多歲的男人，
賺不太多的錢，可是善良而簡
單，像個孩子一樣清澈又單
純。他把好好吃飯這件事看得
很要緊，一日三餐的照片都要
發給她看。在看過無數個大同
小異的一日三餐之後，她還是
想離開。

當時的她成熟又沉穩，自
由且獨立，已經看過這世上很
多的風景。她覺得自己一個人
彷彿就已經幾乎看到一百八十
度的世界，而身邊這個人，並
沒有帶她看得更多更遠，與之
前那個二十五歲的男人也沒什
麼大不同。

可是站在三十五歲的人生

岔路口上，她猶豫也
困惑：往前再進一
步，好像這十年來的
路都白走了，一切和
十年前也沒有大不
同；如果再一次離
開，也不能保證前面
還有一個更好更合適
的人在等她。不過，

她終究還是選擇了分手。
在即將踏入四十歲門檻的

時候，在希望做個母親的壓迫
感下，她通過婚介迅速認識了
一個各方面還算搭配的男人，
年紀、收入和家庭條件都是大
差不差，不到一年就結婚然後
又快快生下了這個孩子。

她的老公，性格自律，不
苟言笑，無關原則的問題都願
意交給她話事，再加上一雙好
脾氣又疼惜她的公婆，日子似
乎也沒什麼可抱怨的。柴米油
鹽，瑣事紛飛；生活的忙碌，
也讓她有點無暇喘息。她和他
就算不是如膠似漆，總也是相
敬如賓。

只是，她突然嘆了一口
氣：我究竟是不是選對了？這
算不算是幸福的生活？

一時不懂怎麼答，但我懂
那種感覺：彷彿事事如意，但
就是感覺不太到位。想了一
陣，我說：人生的選擇，無分
對錯，但求無愧於心。既然你
當初就是想要個孩子，那現在
確實如你所願；再論其他，就
是貪心。

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
脈水悠悠。歲月不居，時節如
流。看似無情也令人無奈，可
生活也從不辜負我們，點滴經
歷，都是生活對每個人獨一無
二的饋贈。

千 帆



人生在線
楊不秋

人生幾度秋涼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太空並不遙遠

2022年9月26日
星期一

責任編輯：寧碧怡

B4
副刊

大
公
園

國慶前夕全
港多區都懸掛國
旗、區旗和慶祝
國慶七十三周年
的橫幅。

香港灣仔利
東街更掛了逾百幅國旗和區旗，在巨型中式
大紅燈籠襯托下，洋溢着慶祝的氣氛。

圖、文：遂初

▲火箭發射升空。 歐偉建攝


